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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古钱币中的高昌历史

王湘雯

延边大学历史学专业 吉林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 133002 

摘  要：在中国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历代王朝、各代各有其代表性的钱币，对其进行研究已成为各大产业研究的热点。高

昌吉利钱”是高昌时代铸造的一种圆形方孔钱，出土于新疆高昌，迄今存世的吉利币只有 50 多枚，因缺少相关史料和考古

证据，对吉利币的研究十分有限，高昌史更是无相关史料，亟待深入研究。根据这一点，本文对吉祥古钱币的基本资料和

在唐朝的使用状况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对有关的理论内容进行了归纳，对吉利古钱币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全面的认识，对高

昌时期的吉币进行了分析，对唐时期的社会环境和背景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和分析，掌握了唐币的使用状况，并对高昌和唐

等地区的吉利币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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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昌吉利”是唐代贞观时期，西域高昌王国铸造并

发行的一种钱币，存世量十分稀少。新疆吐鲁番博物馆在它

的简介中说，这枚硬币“只有两枚流传下来”。经考证，除

吐鲁番博物院所藏此二元外，尚有确切线索的“高昌吉利”

古币 50 余枚，皆可从清末收藏者的手札或著作中寻得蛛丝

马迹。

文章以“高昌吉利”为研究对象，在归纳已有的文献

和材料等内容的基础上，对吉利币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较为详

尽的分析，主要从其铸造渊源、基本情况和用途等方面进行

了深入的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对高昌吉利硬币与唐、唐、

汉等的联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根据古钞学所见，并结合有

关史料，对高昌地方货币在唐时期的运用进行了分析，并对

其废弃的原因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然后，从当时的时代背景

和历史特点等方面，对高昌人在高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

进行了探讨，进而探讨了高昌人与唐的历史联系。

一、吉利钱币起源和用途

（一）吉利钱币的铸造起源

古代钱币和现代钱币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在社会发

展的过程中，许多已经从历史中消失的古钱币，又重新回到

了收藏家的视线当中，吉利古钱币，因为它具有很高的研究

和收藏价值，所以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类别。吉利硬币起源

于新疆吐鲁番一带，现今存世的不多，这也说明了它的发行

量比较小。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吉利硬币的进一步研究，也

导致学术界对它的来源产生了诸多揣测，主要有魏、隋、唐

等。尽管学者们都提出了相应的原因，认为高昌吉利币的年

代可能比现在要久远，但从其形制、铭文等方面来看，应是

唐代初期所铸。

吉利硬币是唐代初期铸造的，它反映了唐代高昌与唐

代中心的密切交往。据史书记载，唐朝贞观元年（627 年），

玄奘赴印度取经，途经高昌，受到高昌国主曲文泰的盛情款

待，并送上丰厚的酬谢。贞观四年（六百三十年），曲文泰

携夫人赴朝，唐太宗亦被盛情招待，不但回赠贵重之物，更

赐夫人李姓，称常乐公主。这件事，在高昌帝国的历史上，

绝对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两国的良

好关系，吉利币才会被制作出来，所以，这枚硬币，从整体

上看，和开元通宝很像。 

（二）吉利钱币的用途

高昌吉利钱是中国吐鲁番地区所铸的一枚方形方形古

币。其上以汉文楷书书写“高昌吉利”四个大字，此旋读方

法有别于中原货币“先上下后左右”的读法，有其独特性。

从目前仅存的吉祥硬币上判断，这枚硬币直径约 25 mm，重

约 15 g，是同期出土的开元通宝的 2~3 倍。铜钱上所写“高

昌”两个字，应是高昌古国，今新疆吐鲁番城东四十余里。

新疆吐鲁番博物馆出土的高昌吉利古币，经专家鉴定，古币

上没有任何磨损的迹象，因此，它更像是一种普通的收藏品，

而不是真正的商业货币。这样，也可以再一次证明它是在唐

代铸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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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高昌吉利钱币图（出自《火焰山下的丝路之宝——“高昌吉利”

钱》）

二、唐代钱币变化情况分析

（一）唐代钱币的具体使用情况

唐代开元盛世，开元通宝作为一种流通、流通达 300 余

年之久的钱币，贯穿于唐代。根据记载，唐朝二百三十九年

的时间里，共经历了二十四任皇帝，其中九任皇帝和刑部尚

书史思明都创造过八种新的钱币，但开元通宝却是从唐代开

始就一直沿用到现在。唐朝的货币有如下几种。

开元通宝：开元通宝始于唐高祖武德四年即六百二十一

年，开元乃新朝之意，通宝亦为流通宝货，开元通宝口径 2.4—

2.5 公分，重 3.8—4.2 g。开元通宝有多种形制，有金银铁铅

等多种材料，其中有 780-783 年铸有“一顶十”的开元通宝。

【乾封泉宝】：唐高宗李治乾丰元（666 年）铸，以一

当十，与开元钱币并列，通常直径 2.5 cm，重 3.3-3.5 g。由

于当时的市场情况，这枚硬币只存在了七个月，就被废弃了。

乾元重宝：唐肃宗李亨乾元元年七百八十九年铸，以

一当十，与开元钱并列，每枚硬币直径 2.6~3 cm，重 6~10 g。

此币虚有其表，利多，在小面额货币大量出现的情况下，对

经济和市场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所以很快被废止。

唐肃宗李亨乾元二年，史思明攻下魏州，自封“大声

阎王”，建元应天，铸币壹元宝，与开元钱并列。这是一枚

直径 3.5 cm，重 12.5 g 的硬币，铸造公平，呈古铜色，呈暗

红色。

（二）高昌吉利钱币的停用原因

从以上所述的历史资料来看，高昌吉利硬币的铸造，与

唐代、高昌两个朝代的联系非常紧密，因此，它更多地被当

作“纪念币”来使用。结合高昌吉利货币的特点，结合当时

的市场情况和高昌吉利硬币的特点，分析了其废止的原因。

1 吉利硬币制作技术复杂，造价昂贵

从目前出土的吉祥硬币上看，其表面的磨损程度很小，

这说明这枚吉祥硬币制作得相当精致，可能是唐代向高昌国

进贡之物，也可能是唐朝和高昌两国共同铸造的。这枚硬币

并不是用来市面上流通的，其制造难度极高，更多的是为了

保存，因此制造起来也比较复杂。吉利硬币因其制造过程繁

琐、制造难度大，其造价昂贵，在这样的条件下，吉利硬币

不能长期使用，所以很快便被废弃。当然，在唐朝和高昌国

的关系中，吉祥钱币一直都是一种纪念币，因为它的制作工

艺非常精致，所以在制造的时候，必须严格控制数量，所以，

新疆吐鲁番一带，也就是高昌国遗址，发现的吉祥钱币并不

多，只有五十多枚，由此可见，吉祥钱币的用途是有限的，

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废弃。

2 吉利硬币在纪念币中的应用

由以上分析可知，吉利币应是唐代和高昌两国友好交往

的一种货币，更有可能是一种硬币。从功能上看，它的重量

要大得多，大约是开元通宝的两到三倍，因而不能在市场上

发挥作用，因而不能大规模地进行长途运输和大规模流通。

吉利硬币是唐代和高昌之间的一种紧密联系，它的收藏价值

也很高，这就导致了吉祥币在市面上已经不能作为货币使用

了，所以吉利币很快就被淘汰了。

（三）吉利钱币与其他区域关系

吉利硬币是一种硬币，它在铸造和使用的过程中具有更

大的象征意义。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吉利硬币和唐朝的历史

都有很大的联系，而吉利硬币又和其它地区有很大的联系。

一九七○年，在西安何家村的金、银器遗址发掘中，

共发掘出上千件文物，其中包括高昌吉祥铜币 39 种。高昌

吉利古币因其出土而有确切记录，自那以后，它就一直受到

古钱币学界的重视。由于这枚钱币是在唐都城西安一带出土

的，何家村窑藏的器物又都是精品，属于唐朝的上层人物，

由此可以看出，高昌国和唐朝的关系十分密切。

1973 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阿斯塔那，519 号墓出

土一枚高昌吉利古币，并发现一方墓志，年代应在贞观十六

年左右，应不迟于贞观十六年。因为“吉利”在突厥语中是

“王”的意思，所以这枚吉祥硬币和突厥人的领地也有着某

种联系。唐太宗初登帝位，东突厥颉利可汗屡次挑起事端，

后来唐太宗设下圈套，击败颉利可汗，东突厥被灭，成为唐

朝的附庸。鉴于“吉利”和“颉利”的读音相近，这说明高

昌吉利货币与东突厥的关系也很密切。

高昌吉利钱在当时确实是一种很重要的钱币，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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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它是一种特别的钱币，所以它的发行量很小，发行量也

应该很小。但是，通过对它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鼎盛时

期的高昌是吐鲁番地区政治、文化和经济的枢纽，是中原和

中亚地区联系的关键所在。

结语

作为一种以物易物的方式，货币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

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可以揭示一些社会、经济现象的

本质，并把握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高昌吉利钱是古高昌国铸

币，它具有独特的特征，具有很高的知名度，携带着独特的

历史与文化信息，是研究高昌与丝路发展史的一种独特途

径。通过对高昌吉利硬币的分析，认为它是一种“硬币”，

而不是一种普通的货币。高昌吉利钱反映出高昌与中原，特

别是唐代的紧密联系。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唐、高昌两个

国家的关系也在不断地发生着演变。唐与高昌国的战争，打

破了双方的友好关系，唐军占领了高昌，高昌国被灭，这也

是吉利币被禁用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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